









《大舞台》2005 年第 5期 
- 
     
为了纪念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“世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
四周年，以及作为江苏省“高雅艺术进校园”活动的重要部分，2005 年 5 月 18
日江苏省昆剧院在南京东南大学演出昆曲精华版《牡丹亭》，5 月 20 日至 22
日苏州市昆剧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昆曲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这两种版本的
昆曲《牡丹亭》都是连台本戏，前者分上下两本连台演出，从下午演到晚上近
6 个小时，后者分上中下三本连演三个晚上，长达 9 个多小时。炎热中的南
京，“骄阳酷暑谁管得，满城争看《牡丹亭》”。 
昆曲的回温，始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中国昆
曲为“世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的那一天。从此，从政界到艺术界，从
专业演员到普通观众，不论对昆曲有否认识，都对昆曲报以极高的热情。应该
说，这并不为过。因为，毕竟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艺术，在一度消沉百余
年后，重新焕发青春，是不能不让人兴奋的。然而，兴奋之余，笔者回顾近年
来观赏过的昆曲舞台本戏，渐渐不安起来。 
首先，脚色安排上，有忽视民族戏剧脚色制传统的倾向。昆曲传奇之生旦
戏的情节规则是，生与旦二脚要经历“离-合-离-合”的过程，“离”的场次中
生、旦要分场交替出场，或在生、旦的几个连续专场之间穿插其他人物的演出
场次，生、旦不能分别连场表演，如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原作的前 11 出为《言
怀》（生）、《训女》（旦）、《腐叹》（末）、《延师》（旦）、《怅眺》
（生）、《闺塾》（旦）、《劝农》（外）、《肃苑》（贴）、《惊梦》
（旦）、《慈戒》（老旦）、《寻梦》（旦），而青春版上本的前半部将其改
为《训女》（旦）、《闺塾》（旦）、《惊梦》（旦）、《言怀》（生）、
《寻梦》（旦），其中《言怀》为生脚戏，其余皆为旦脚戏，阴柔美与阳刚美
失衡明显。此外，“无丑不成戏”，昆曲本戏中生、旦、净、丑四大行当要齐
全，但有些昆曲表演却淡化脚色结构，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中的净丑戏相对于
生旦戏，少得可怜，石道姑在汤作中是净扮，青春版作俊扮，使得原来就缺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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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诨的改编本更加缺少舞台的灵性与活力。这是一种话剧化、影视化的表现，
对昆曲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有害的，因为消解脚色就是在解构昆曲。 
其次，舞美方面。一是，舞台设计和砌末使用多写实，如青春版《牡丹
亭》的舞台分前后高低两层，后台之后又有活动平台以供杜丽娘在《回生》中
升起之用；精华版《牡丹亭》场上的砌末都是篆花剔透的桃木实物；北方昆剧
院《错立身》中延寿马趟马时手持木刻的逼真马头；江苏省昆剧院《窦娥冤》
中窦娥被害后舞台上飘下仿真雪花，等等。如此写实的舞台与表演的虚拟之间
矛盾十分突出。二是，舞台绘景和服饰有些是无意义的，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中的众花神服饰极像日本歌舞伎的装束，既与剧情不吻合，也因民族差异而显
得十分别扭；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《离魂》中夫人一出场就头扎白纱，亦极不适
宜，因为此时杜丽娘尚未离魂死去；《错立身》的后幕布景都是实景喷画等。
三是，滥用灯光，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《魂游》中身着白纱的杜丽娘幽魂从代
表阴界的蓝光走到代表现世的红光中，虽然舞台溜光异彩，但总与剧情有悖；
追光的过多使用，又经常破坏舞台的完整性，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《怀女》中
杜宝与夫人、春香三人同场轮唱，表达对杜丽娘的思念之情，舞台追光轮照三
人，每照一人，其他二人便处黑暗中，使观众感觉舞台三人并非同处一个地点
的错觉。 
 再次，音乐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。其一，与舞蹈结合不够完美的现象越
来越突出。不论青春版还是精华版的《牡丹亭》，都存在这种现象，两种版本
尤其《惊梦》中游园一段，杜丽娘与春香双人舞的设计虽然与传统的折子戏
《游园惊梦》大致相同，但是演员都没能做到歌、舞、辞的完全契合，如杜丽
娘唱[山坡羊]“没乱里春情难遣，蓦地里怀人幽怨”一曲时，身体在桌前从一
角转到另一角，以表达春情无法排解的苦闷与无奈，演员只能做到形似而不能
做到神会。其二，乐队安排不尽合理。传统上，昆曲的乐队安排在舞台左侧二
道幕后，而《窦娥冤》将其置于舞台正中的后幕之前，作为演员活动的背景豁
然占据舞台的主要部分，不但有碍观众欣赏的视觉，而且与前台演员的虚拟表
演产生矛盾；与之相反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将乐队从场上移入观众前面的乐池
中，但与一般昆曲乐队以司鼓兼指挥不同，该剧特意增加一名乐队指挥，该指
挥突兀地高高站在所有观众前面，既影响着一楼观众的赏戏，而二楼观众将偌
大的乐池尽收眼底，又造成了对舞台整体感与独立感的破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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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表演上。一是，有过于写实的倾向。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《硬拷》中将
柳梦梅双手用绳索吊起拷打，精华版《拾画》中柳梦梅将写真图挂到灯柱上，
都是违反昆曲的写意性与虚拟化原则的。二是，与剧情无关的多余表演有哗众
取宠之嫌。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《回生》中杜丽娘从前台走向后台时托出十多
米长的猩红披风；《冥判》中胡判官从桌子上纵身腾起，越过杜丽娘的头顶，
同时杜丽娘俯身低首，从胡判官跨下穿过，背离了昆曲的典雅风格。三是，抓
哏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如江苏省昆剧院《看钱奴》丑扮贾仁道白：“今日路
过杨公井，见苏果超市旁有一卤店，店老板拉住我，说店里喷喷香香的盐水鸭
专为我定做。”剧中还用“血压高”一语说明贾仁“身体不适”。精华版《牡
丹亭》《冥判》中，众功曹建议胡判官向杜丽娘的幽魂索要“润笔”，在判官
斥之后，众功曹齐声赞曰：“爷爷清廉！”抓哏虽可活跃剧场气氛，但其间离
功能容易破坏剧情氛围，破坏审美。 
昆曲是什么？从剧种渊源看，地方戏包括京剧在内的表现手段基本源于昆
曲，所谓要有“昆底”；从艺术因素看，昆曲既包含古典文学的经典形式如
诗、文、词、赋、曲，又有中国国画、书法、刺绣、园林等艺术的审美因子；
从表演上看，昆曲歌舞一体，将民族戏剧精神如写意、意象、虚拟与程式因素
发展到极至；从唱腔上看，昆曲是曲唱不是歌唱，即以字行腔，与中国传统的
诗词吟诵一脉相承。一言以蔽之，昆曲是中华文化 集中、 生动的体现。昆
曲热中的上述种种表现，恰恰是创作者与表演者未能完全领会昆曲的特质所
致，同时，对昆曲的进一步流传必将遗患无穷。弘扬昆曲艺术，关键在于传承
昆曲的优良传统。惟其如此，昆曲才得永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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